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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838年7月，中華醫學傳教會於澳門創辦醫院，該所由伯駕主理的西式醫療機構至該

年10月關閉前，共診治了大約700名病人，是新教在華醫療事工進一步福音化、綜合化、制度化開

端的重要見證。本文以醫院報告等多種原始文獻作基礎，對初創時期的澳門醫院狀況進行梳理，

並作系統性的論述，包括闡明澳門醫院的創立脈絡，就其選址位置作出考證，並就該時期的醫療

手段、運作情況、醫患關係進行探討。

[關鍵詞] 伯駕　中華醫學傳教會　澳門醫院　醫院報告　1838年

自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於1807年抵達中國宣教、打開了新教入華的大門後，西方各地

的新教差會，如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美南浸信會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等亦陸續派遣傳教士來華，並以澳門作為開展對華宣教工作的重

要基地。為了更有效地融入華人社群，向其傳揚福音，當時的宣教士開展了教育、醫療等大量

社會工作，其中，由伯駕（Peter Parker）（圖1）所創辦的中華醫學傳教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澳門醫院（以下簡稱澳門醫院），是新教在澳門，以至中國的第一所綜合性醫

療機構，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而觀乎前人的研究，對澳門醫院的闡述及認識僅為片言隻語，因

此，本文擬以伯駕等人所撰寫的《組建醫學傳教會的建議》（Sugges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圖2）、《關於中國醫院的聲明》（Statements Respecting Hospitals 

in China） （圖3）、《首份中華醫學傳教會澳門醫院報告（1838年7月5日至10月1日）》（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圖4）等多種原始文獻作基礎，對初創時期的澳門醫院狀況

進行梳理，並作系統性的論述。

初創時期的中華醫學傳教會澳門醫院

關俊雄

作者簡介︰關俊雄，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

‧宗教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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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伯駕肖像畫

圖片來源︰	耶魯大學醫學圖書館網站，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0508150112/http://cwmldl.med.yale.edu/

gsdl/cgi-bin/library?site=localhost&a=p&p=about&c=ppdcdot&ct=0&l=en&w=utf-8。

	 圖2　《組建醫學傳教會的建議》封面頁	 圖3　《關於中國醫院的聲明》封面頁

圖片來源︰	https://archive.org/details/39002086452084.med.

yale.edu.

圖片來源︰	ht tp : / / l ibrary.umac.mo/ebooks/

b3580869x.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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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首份中華醫學傳教會澳門醫院報告》封面頁

圖片來源︰	https://archive.org/details/39002086452118.med.yale.edu/page/n2.

一、澳門醫院的創立脈絡及選址

澳門醫院的創立，深受當時的時代背景影響，是新教在華醫療傳教模式成型的產物。1827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在澳門開設眼科診所為中國人

醫治眼疾，直至1832年診所關閉期間，共接收病人4,000餘人，影響很大。 1  澳門眼科診所的成

功經驗，促成郭雷樞設計、美國醫生布拉德福（James H. Bradford）創建的診所於1828年在廣州

開辦，雖然診所在1835年布拉德福回國後便很少開展醫療工作，但其所留下的其中一個深遠影響

便是為伯駕於同年在廣州新豆欄街創立廣州眼科醫院起到啟迪及示範作用。伯駕選擇眼疾作為醫

療對象，不僅是因為當時眼疾流行，而且是因為中國醫生對眼科疾病基本無能為力。該醫院開放

後，常常在晚上10點便有大約100位眼疾患者在門口等候於第二天早上接受治療，醫院在第一季度

共治療了925名患者。 2  在以上一系列醫務工作取得成效後，不少在華宣教士便意識到要使醫療與

宣教活動更加緊密聯繫起來，同時建立規章制度來擴大醫務工作的規模，促進了此一卓有成效的

中國傳教新模式進一步發展，1836年10月，郭雷樞、伯駕、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聯合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呼籲建立中華醫學傳教會， 3  至1838年2月，在上述三人召集下，籌建

1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No. 6 (Oct 1833), p. 272. 本文所有外文原始文獻均由筆者自行翻譯，下同。

2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41-61.
3  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Peter Parker,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Sugges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anton,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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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學傳教會的會議終於在廣州商業公所召開，至少有15人參加了會議，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應邀擔任主席，與會者展開熱烈討論，制定了章程及議事程序，此外，亦選舉了郭雷樞

擔任會長，伯駕、裨治文等任副會長。4月24日，中華醫學傳教會召開第二次會議，會員投票決

定，因廣州眼科醫院進行裝修和擴建，由伯駕在澳門開辦並主管一間醫院，於是，伯駕南下澳

門，並將他的學生、醫院侍役、門衛、買辦及幾位正在治療中的病人一同帶至澳門。 1  而由於主

管澳門醫院的伯駕為美國人，因此，其又被稱作美國醫院。

通過以上對澳門醫院創立過程的梳理，不難發現由郭雷樞的澳門眼科診所到布拉德福的廣州

診所、伯駕的廣州眼科醫院、再創立澳門醫院的發展脈絡當中︰一方面，澳門眼科診所、澳門醫

院與廣州診所、廣州眼科醫院彼此存在相互影響的關係，共同譜寫出當時穗澳兩地新教在華醫療

佔據重要地位的“雙城記”，其中，澳門醫院更是與廣州眼科醫院緊密相依，其創立的契機正是

廣州眼科醫院因工程緣故而暫停運作，而且在初創時期與廣州眼科醫院一樣由伯駕主理；另一方

面，經過澳門眼科診所等初期醫療事工的探索及隨之而來的成功經驗，中華醫學傳教會的倡議及

成立，既為新教在華醫療事工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條件，亦推動着醫療事工的福音化、綜合化、制

度化，而澳門醫院作為中華醫學傳教會轄下的醫療機構，更是創會兩個月後便決議成立，無疑見

證着新教在華醫療事工的重大演進。

1838年5月，中華醫學傳教會再次召開全員大會，會上亦再次討論澳門醫院的事宜，7月5

日，澳門醫院正式對外運作，該院院址由協會會長郭雷樞最終選定， 2  位於今花王堂街、大三

巴街一帶。 3  協會花費了5,000美元購買房產，而事實上，“最初的價格是2萬美元，為着慈善用

途，它的銷售價格低於其實際價值”。 4  雖然，協會以優惠價格購得澳門醫院院址，但顯然仍是

所費不菲，對比之下，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821年購買用作今基督教墓場，佔地面積超過近3,500平

方米的地皮花費為1,000英鎊。 5  中華醫學傳教會為澳門醫院的開辦而投入鉅款，不再如郭雷樞創

立澳門眼科診所時那樣租用房屋，且是新教首次在澳門為開展醫療工作而購買房產，可見其當時

對醫療事工的抱有強烈的決心及信心，亦反映其已具有支持長期性地開展醫療事工的財政條件。

對於由郭雷樞選定的院址，伯駕顯得十分滿意，除了對郭雷樞表示感謝外， 6  亦認為“這些

建築物具有永久性結構，非常寬敞，並且非常適合用作醫院或醫學院”， 7  此外，又指出︰

1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71.
2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4.
3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三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25頁。

4  Peter Parker, Statements Respecting Hospitals in China,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1842, p. 6; George B. Stevens, W. 

Fisher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Missionary, Physician and 

Diplomatist,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 and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 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 p. 191.
5  Eliza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 Vol. 2,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p. 104.
6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4.
7  Peter Parker, Statements Respecting Hospitals in China,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1842,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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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醫院中穿過大量寬敞的房間的時候，我看到了醫院為收治病人提供的舒適住

處；和這些病人們的那些猶如狹小牢房一樣的家相比，醫院裏的這些住處對他們中的大

多數而言簡直就像宮殿一般。這所醫院能夠容納200名病人，在醫院的第一層和第二層，

分別有19間通風良好的寬敞房間。在醫院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花園，裏面還有三口水

井。醫院的前面還有一個院子。整個醫院由磚砌成，十分牢固，佔地面積大約有三分之

一英畝，並且四周有一道堅固的圍牆。醫院的位置非常優越，俯瞰着整個內港，有着良

好的水陸交通條件。 1

在一幅約繪於1860年的歷史繪畫中，在聖保祿學院天主之母教堂，即大三巴下方有一院落以

圍牆圍繞，中間具前後繪有樹木的建築物（圖5），與前述伯駕對澳門醫院環境的描繪非常吻合，

筆者推斷該址即今大三巴街35號（圖6），而其前後具院落，周邊為圍牆的歷史景觀亦保存至今。

大三巴街35號整個地段佔地超過1,000平方米，與澳門醫院大約三分之一英畝的佔地面積大體相

近，地段前為庭院，後為花園（圖7），現屬於何族崇義堂聯誼會會址（圖8、9），花園內現時仍

可見到兩口廢棄已久的水井（圖10、11），其中，位於戀愛・電影館放映廳前的水井地表已不存

有井圈，目前以玻璃覆蓋井口，筆者推斷可能尚有其他水井在花園，只是因被廢棄而未被發現。

大三巴街35號現存建築為磚結構，兩層高，在第二層具有陽台，而伯駕亦曾提及有一次他在醫院

與病人共晉晚餐後，到陽台眺望內港：“在他離開之前，他和我一起共用了歐式的晚餐，晚餐之

後他很高興地在陽台上看着港內的船隻並指出了內港對面的海拔高度。” 2  大三巴街35號建築正

立面是具摩爾復興風格的門廊，昔日前方還具有巨大的台階（圖12）。此外，大三巴街35號的位

置在陸路上鄰近位於今連勝街與新勝街交界處的昔日三巴門， 3  該城門是城牆於19世紀中葉起被

葡萄牙人拆毀前連接城牆內外華人與葡人之間生活的交通要點，於水路而言，大三巴街35號鄰近

今果欄街、關前後街一線的昔日海岸線，不僅具條件俯瞰整個內港，而且亦符合澳門醫院具便利

水陸交通的描述。綜上所述，筆者初步認為，大三巴街35號即為昔日澳門醫院院址所在。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伯駕生平的著名學者愛德華‧V‧吉利克（Edward V. Gulick）

曾提及一幅藏於耶魯大學醫學圖書館（Yale Medical Library, Harvey Cushing/John Hay Whitney 

Medical Library）的由錢納利（George Chinnery）所繪畫的澳門醫院建築草圖， 4  筆者為此曾向

該圖書館查詢，然而其表示該草圖已歸還伯駕的後人，並且未保存該草圖的記錄、描述或複印

件，亦未能提供伯駕後人聯絡方法，因此，期望日後有機會再覓得該草圖，為澳門醫院的建築形

制研究增添新的資料。

1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4.
2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p. 6-7.
3  關俊雄：《三巴門歷史沿革及位置考》，《文化雜誌》（澳門）2018年總第102期，第126頁。

4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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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澳門鳥瞰圖（局部），約1860年

圖片來源︰凱爾頓基金會（The Kelton Foundation）藏，余國先生攝。

圖6　大三巴街35號位置

圖片來源︰	作者自製，底圖引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地圖繪製暨地籍局地籍資訊網，https://cadastre.gis.gov.mo/

MGSP_Cad/chn/main.html?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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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大三巴街35號後花園一角今貌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8　大三巴街35號建築，20世紀90年代

圖片來源︰	引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市政署澳門街道網，https://macaostreets.iam.gov.mo/c/parishoface4/

photoalbum.aspx?album=3d9dbb94-b665-4e0d-a57f-33fcbddb7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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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大三巴街35號建築今貌三維模型

圖片來源︰	文字標示由作者自製，底圖引自吳衛鳴：《繼往開來──澳門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簡述》，《文化雜

誌》（澳門）2015年總第95期，第45頁。

圖10　大三巴街35號後花園內水井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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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大三巴街35號後花園內，位於戀愛・電影館放映廳前的水井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12　大三巴街35號建築舊貌

圖片來源︰引自https://actd.iict.pt/eserv/actd:AHUD6897/web_n541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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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門醫院初創時期的運作情況

伯駕撰寫的《首份中華醫學傳教會澳門醫院報告（1838年7月5日至10月1日）》（以下簡稱

《醫院報告》），分別於1838年在廣州單獨印刷成冊， 1  也刊載於同年12月出版的《中國叢報》

（Chinese Repository）中， 2  前者現藏於耶魯大學醫學圖書館，是反映澳門醫院在1838年初創時

期運作情況的重要原始文獻，下文擬以該藏本內容梳理澳門醫院相關史事。

前述1836年，郭雷樞、伯駕、裨治文呼籲建立中華醫學傳教會的聯合聲明中，表示“參與

協會工作的人不得收取任何報酬，所有工作必須，亦理應是一種無償的慈善行為”， 3  而在《醫

院報告》中亦未見到任何關於收取診金或手術費用的記錄，因此，有足夠理由相信澳門醫院所提

供的醫療服務屬於免費性質，而像伯駕這樣的醫務人員，則在中華醫學傳教會資助下開展醫療工

作。 4  而在醫療科別方面，聯合聲明提到在除了已建立的廣州眼科醫院外，他們還希望開闢外

科、耳科、皮膚科、婦科、兒科等方面的專科治療， 5  而澳門醫院後來的創立正成為了實現有關

構想的重要舉措，1838年7月5日至10月1日，澳門醫院收治了約700名病人，其中便包括內科、外

科、眼科、耳科、皮膚科、婦科、神經科、骨科等各類疾病（表1）。

表1　澳門醫院病例數量（1838年7月5日至10月1日）

疾病 數量 疾病 數量

發燒（4例） 眼部疾病（347例）

炎症疾病（137例） 急性眼炎 23
膿腫（大部分是頭部） 27 慢性眼炎 106
癰 10 新生兒眼炎 2
肛瘺 2 化膿性眼炎 16
風濕病 25 風濕性眼炎 1
鵝口瘡（口腔和唇部潰爛） 2 眼炎 2
潰瘍，大部分為下肢潰瘍 66 顆粒狀組織 20
甲溝炎 5 翼狀胬肉 30
痙攣性疾病（8例） 眼瞼內翻 40
哮喘 8 眼瞼外翻 1
體質性疾病（22例） 倒睫 1
牙列疾病 2 瞼緣炎 26
浮腫 4 麥粒腫 2
鴉片上癮 4 黏液囊腫 3
淋巴結核 12 葡萄腫（含兩例鞏膜葡萄腫） 7
循環器官疾病（1例） 角膜雲翳 12
動脈瘤 1 前房積膿 2
呼吸器官疾病（12例） 青光眼 4

1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2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No. 8 (Dec, 1838), pp. 411-419.
3  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Peter Parker,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Sugges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anton, 1836, pp. 5-7.
4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72.
5  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Peter Parker,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Sugges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anton, 1836, p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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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 12 虹膜炎 6
消化器官及相關組織疾病（20例） 白內障 10
腹瀉 7 黑內障 9
痢疾 2 夜盲症 1
消化不良 2 飛蚊症 1
黃疸 5 單眼視力完全喪失 15
寄生蟲 4 雙眼視力完全喪失 6
肝臟及相關組織疾病（3例） 結膜腫瘤 1
肝炎 2 異常及病態生長（14例）

脾臟腫大 1 鼻息肉 3
生殖器及相關組織疾病（6例） 皮膚腫瘤 1
月經不調 1 肉瘤 10
卵巢水腫 2 皮膚疾病（50例）

陰道脫垂 1 象皮病 4
尿道結石 2 其他 46
神經系統疾病（6例） 傷病（9例）

神經痛 1 脊柱彎曲 1
癱瘓 5 股骨背側位移 1
耳部疾病（34例） 距骨脫位 1
耵聹分泌不足 3 其他 6
耳聾 11 先天缺陷及損傷（18例）

耳道閉鎖 1 啞巴 5
耳漏 9 兔唇 12
耳息肉 1 遺傳性痣（對人面容和表情影響極大） 1
耳腫瘤 2

總病例數量 691
佩戴耳環導致的耳朵撕裂 7

資料來源︰	根據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p. 4-5整理。

澳門醫院雖然在不足三個月的時間內收治了大約700名病人，但事實上，醫院取得當地人的信

任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

和之前在廣州的情況不同，這所醫院所實施的重大手術的病例和整體收治病人數量

相比，只佔了很小的比例。除了很少的一部人之外，這所醫院不得不重新嘗試去獲得其

他大部分人們的信任，一開始，人們對於這所醫院的懷疑遠超我們昔日在廣州的日子。 1

醫患之間的信任關係需要逐步建立，而廣州的成功經驗顯然為澳門醫院取得華人信任發揮了

積極作用︰

後來隨着一些來自廣州的士紳階層來到這裏就診、一些曾在廣州被治癒的患者的偶

然回訪，以及一些熟悉以前醫院運作的人士的來訪，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對於這所醫院的

態度。除此之外，促成這一改變的還有受到形形色色的偶像（按：指異教神像）影響這

一意想不到的因素，這些偶像通過中國異教祭司鼓勵許多信眾接受外國醫生的治療，並

向他們保證能成功得到醫治。 2

（續上表）

1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4.

2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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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澳門醫院的病例統計中，可以發現超過一半屬於眼科疾病，達347例，箇中原因一方面應

如伯駕創辦廣州眼科醫院時所考慮，是當時眼疾流行，而且中醫對眼科疾病基本無能為力，另一

方面則應是得益於前述廣州眼科醫院的成功經驗而積累的信譽及病患的回訪。針對病例數量最高

的眼科疾病，《醫院報告》中特別記載了兩例白內障的詳細病患情況，其中，一名中國婦女同時

患有白內障、骨髓性肉瘤、鼻息肉：

第30號病例，7月12日，白內障，骨髓性肉瘤，鼻息肉。Woo Hoo，年齡：41歲，是

Pilishan村的一名女裁縫，她不幸患上了這一系列的併發症。在7年前，她在眉弓下的右

眼內角長出了這個又小又硬的肉瘤，伴有雙眼疼痛。現在這個肉瘤的底部周長已經達到

4.25英寸，形狀呈球狀，並且突出的部分長達約2英寸。她的右眼已經完全被這個肉瘤所

覆蓋，下眼瞼的淚囊由於被該肉瘤擠壓，已經向右側位移了大約1.5英寸，該肉瘤的底部

固定在3個骨質的突出物上。她的右眼出現了乳白色的白內障，並且右側的鼻孔幾乎全被

軟息肉所堵塞。根據患者所述，這個腫瘤曾經破裂過幾次，她曾將腫瘤骨質上長出的黴

菌切除過一部分，這導致了大量的出血。腫瘤導致了她的體質受損，她的舌頭呈現出毫

無血色的白色。雖然我們大致認為這個腫瘤已經深入骨腔，並且延伸到了她的眼窩以及

鼻腔後部，但是我們無法判斷這個腫瘤到底會發展到甚麼程度。儘管病人和她的家屬一

再催促我們，並且聲稱如果沒人願意替她切除的話她將會自己切掉，但我們認為嘗試切

除這個腫瘤並不明智。 1

正如這則病例所見，《醫院報告》對疾病症狀常常有着十分詳細的描述，這一方面反映了

澳門醫院在診治過程中具專業化的記錄工作，另一方面，亦是供我們瞭解當時病症情況的重要歷

史資料。而另一例白內障患者，是報告所提及的患者中年齡最長者，值得注意的是，其於廣州居

住，特意到澳門求醫，反映澳門醫院對鄰近地區具一定幅射作用：

第32號病例，7月13號，白內障。在這裏我們引用了患者的原話來介紹他的病例。

Ting Hwantsung，65歲，在Cheihle省Tahing區的Shunteen部門工作，他在這個省已經工作

了30年，並且現在有望被任命為副縣長。“我現在住在廣州市的天官（Teenkwan）街，

我於十九日登船出發，在二十二日早上到達了澳門。我現在非常誠懇地請求醫生能夠治

好我的失明之症。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我的右眼開始發病，到現在我的眼睛已

經完全看不到光了。今年二月，我由於不小心着涼而大病了一場，在藥物的治療下我的

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是之後我的右眼視力就開始一天天減弱，現在只有微弱的光感了。

我誠懇地請求醫生能夠治好我的病，我將不勝感激。” 2

經過詳細檢查後，澳門醫院確診了這名患者的病情，亦成功透過手術進行治療：

這位先生的雙眼已經徹底地形成了白內障，並且右眼的角膜上還有輕微的雲翳。

在經過治療之後，他的白內障得到了緩解，並且沒有產生炎症，左眼的晶狀體有部分突

起，也在第一次手術的兩個星期之後成功地得到了緩解。在為期三周的治療之後，我們

告訴他可以隨時準備回家了。但他希望能多待一些日子，直到9月1日他才離開。 3

1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p. 5-6.

2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6.

3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6.



148

	 澳		門		研		究	 2019年第2期

伯駕之所以在《醫院報告》記錄這則病例，並不是基於醫學的考量，而是希望反映澳門醫院如何

成為促進西方傳教士與華人溝通的平台：

他說道“我的眼睛能看到多少光明，我對你的感激之情就有多少”。這位先生在治

療期間由他40歲的兒子和3名僕人照料。他的言行舉止中都透露着紳士的氣質。不管我向

他打聽甚麼方面的消息，他總是願意和我分享和交流。由於他來自北京附近，所以我對

瞭解北京的風俗和當地的情況十分感興趣。作為回報，我也回答了他提出的關於西方國

家的諸多問題。在我回到廣州之後，這位先生曾前來拜訪了我，他說他目前的身體狀況

很好。他還告訴我，在他復明之後，他收到了政府新的任命，並且馬上就要到該省他所

管轄的地方去上任了，他為自己的“第二青春”感到高興。我在這裏提到他，並不是因

為他的例子在醫學方面值得特別的關注，而是為了借此說明醫院在與中國人進行平等自

由的資訊交流方面所具備的優勢。 1

當然，作為主理醫生的伯駕，《醫院報告》中亦有其他病例的記錄是旨在反映一些醫學上的

情況，例如一則以硫酸鋅治療鼻息肉方面最有效的病例便引起伯駕的興趣而加以記錄：

第257號病例，8月8日。我們使用硫酸鋅治癒了鼻息肉。病人是來自澳門的Hwang 

Luh，20歲，他的上鼻甲骨附着了一個大小為1/3英寸的鼻息肉。該鼻息肉質地柔軟，剛

好塞住了他的鼻孔，並且導致偶爾流鼻血。我們使用了硫酸鋅粉末來治療他的病症，但

第二天病人抱怨他的疼痛感加劇。因此，我們改以1斯克魯普爾硫酸鋅加2盎司水的濃硫

酸鋅溶液對他進行治療。第二天我們再次使用硫酸鋅粉末對他進行治療，並且囑咐他每

天使用2次硫酸鋅溶液。在接受治療的第五天，病人回來並且告訴我們他痊癒了，除了

仍有一小部分息肉附着以外，其他的都已經脫落了。我們對他繼續進行了相同的治療方

式，在第9天，息肉完全消失了。一段時間之後，病人前來複診，我們發現疾病沒有復

發。這是我見過的硫酸鋅在治療鼻息肉方面最有效的病例，但並非是唯一的病例。 2

此外，《醫院報告》亦記錄了一則原定需進行手術，但卻自行痊癒的病例：

一個16歲女孩，在入院前的14天被玩伴用中式枕頭（用竹子製成的圓柱狀物體）

擊中前額上部左側的顳動脈。患者面部當時出現了一個扁平的腫塊，腫塊的覆蓋面積從

被擊中的部位起向側面一直延伸至接近耳部的地方、向前延伸至外眼角、向下延伸至面

頰。腫塊內部能感覺到有液體流動，但是除了顳動脈處一個高約1寸的、很小的隆起之

外並沒有發現其他的隆起。患者沒有感到疼痛，受傷的部位也沒有變紅。當我們意識到

如果必要的話，患者的顳動脈可以容易地被分割或者取出後，我們在她皮膚上最突出的

位置割開了一個很小的切口，並把一根附着在彈性薄膜上的小探針伸入。此探針受到壓

力時會彎曲，但隨即會回復到原先位置。隨後一把柳葉刀以垂直角度切入，至剛好割破

薄膜時停止。動脈裏的血與其中混合的凝結的血絲一同流出。隨後以浸泡過冷水的海綿

覆蓋患處止血，出血很輕易就被止住。三天後，我們對動脈腫塊進行仔細檢查，發現症

狀並沒有出現好轉，於是大家決定在下一個手術日取出這段動脈。但是第二天早晨當我

1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7.
2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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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走進病房時，幾位病人驚訝地對我們大喊，說腫塊已經消退一半。腫塊的消退非常明

顯，只留下一個又小又硬的球狀物在之前受傷的位置鼓起。在後面的幾天裏，我們以揮

發性乳液塗於患處，腫脹也隨之逐漸消除。敷布和繃帶被用於包紮，之後在患者入院後

的第十四天，同時也是醫院關閉的那天，腫脹已經完全消退，只剩下大小比羅望子種子

還小的球狀物剩餘部分，患者不再感覺到任何不便。 1

另外，一些奇特的畸形病症亦在《醫院報告》中有跡可尋：

患者的上唇處皮膚呈暗紅色，並擴展至鼻部乃至前額。患者臉部的側面輪廓從左側

看起來與豬非常相似，有非常大且明顯形似豬的口鼻！這位27歲的男人和他的母親都把

這種畸形視為一種莫大的恥辱。 2

除了眼科外，澳門醫院的炎症、皮膚科病例亦甚繁多，其中，皮膚科的病例數量令伯駕尤其

驚訝，其特別指出有“異乎尋常大量的各種皮膚感染病例記錄在案”。 3  此外，伯駕亦特別關注

缺失耳廓或耳道的情況：“我們接到的第三個中國人缺失耳廓或耳道的病例，這個少年當時有16

歲，他只有右耳有正常的聽力。” 4  值得留意的是，雖然在前述《醫院報告》的病例分類統計

表中未有單獨列出兒科，但澳門醫院其實亦有兒科的診治，只是被歸類在甚他類別當中，例如︰

“在所有8個哮喘病例中，患者絕大多數為10歲以下的兒童，他們生活在小船中，並從嬰兒期起就

暴露在不同的天氣狀況下”。 5  而《醫院報告》所提及的患者中，年齡最輕的是一名1歲的嬰兒：

Chaon Tihkwei，1歲。她的皮膚白皙嬌嫩，下肢長有疣狀贅生物，這些贅生物或單

獨，或成片分佈，其中，很多的大小和形狀與桑樹相似。最初對患者的治療包括每日晚

間服用5格令白堊汞粉、日間服用鈣鎂合劑，並使用硫磺軟膏外塗患處。9月4日，使用羽

毛塗1盎司含四格令硝酸銀的溶液於患者贅生物表面，施藥時部分贅生物已經開始潰爛。

一周後，孩子的母親帶着她回來，告訴我們溶液效果很好，並請求繼續使用這種治療方

法。此後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轉，同樣的治療方法也被繼續使用，患者之後過了大概三周

後痊癒。 6

此外，伯駕在進行唇裂手術過程中，對中國孩童的表現更留下了深刻印象：

唇裂。接收了12名有此畸形症的患者，他們中的幾個在接受手術之後的一周內獲得

了一定程度的治癒。這些孩子的堅毅力非常引人注目，他們通常在整個手術中都表現出

對疼痛無所畏懼。 7

1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p. 10-11.

2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9.

3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9.

4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11.

5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11.

6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p. 8-9.

7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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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醫療工作都難免面對病患與親人之間的生離死別，而在澳門醫院的醫療工作中，

亦並非所有病人都最終得以痊癒，《醫院報告》內如實記載了一宗最終不治的死亡個案：

Hwang Yueme，17歲，來自惠州地區，是居住在臨近澳門的望廈村的學生。大約在9

月1日，初次見到這位年輕男性的時候，他消瘦得全身像骷髏一般，只有大腿部分異常腫

大。他渾身上下極度骯髒，長期禁閉的生活使得他的骶骨和腳肘處都長了巨大的膿瘡，

兩條大腿內清晰可見膿液的流動。因為無法被送至醫院，患者在自己的家中接受治療。

翌日他說一個膿瘡已經破裂，並排出了大約4夸脫膿液，這讓他感覺輕鬆了不少。之後第

二天我再次去拜訪他，打開了另一側的膿瘡，並排出了與上一次差不多體積的膿液。在

隨後的一天裏，他被人用轎子抬到了醫院，並被告知病情的嚴重性。雖然對痊癒幾乎不

抱甚麼期望，我們還是告訴他會為其舒適及獲得治癒竭盡全力，他和他的父親都對我們

提供的幫助表示感謝。

患者的膿瘡每日都會排出大量的膿液。患者每天日間服用奎寧，晚間服用麻醉劑，

膿瘡每天一到兩次使用繃帶小心地包紮好。在膿瘡破裂大約四天之後，他的舌頭和上顎

出現一層厚厚的黃色結痂，大概一周之後結痂脫落，露出紅潤光滑的表皮。他的脈搏仍

舊既弱且快，頻率大概為每分鐘100至120次。他的父親被告知致命的危險正在迅速降

臨，隨後他去見了一位算命先生，回來時他顯得很高興，大喊他的兒子不會馬上死去，

並拿出一張紙來，上面寫着在他兒子生辰，而這個生辰的人不會在這時死去。然而，患

者仍然在垂死掙扎，他排出的膿液越來越臭，他的身形也愈加令人厭惡。患者在病逝前

一天神志似乎已經陷入混亂，他哭着說他上了年紀的祖母在故鄉已經過世一個月有餘，

並且她為患者並未在她彌留之際出現並給她帶來安慰而感到悲傷，患者此刻感受到了

“在臨近死亡時愈加強烈的支配性情感”。在安息日，也就是患者入院十四天後的早

晨，他似乎已經註定將要死去的命運，下午四時已經可以確定他活不了幾個小時……患

者的父親無法接受兒子的離世，以至於當他聽到這個消息時不能相信，並堅持讓我們使

用一些“強效藥物”。鑑於他的兒子已經無法進行吞咽，我們以近乎強硬地態度告訴他

不應該那麼做，因為那樣只會增加他兒子受到的痛苦。過了一會，患者從折磨中得到解

脫，他的父親之後仍試圖給患者服用一些“強效藥物”，但是嘗試的結果最終使他相信

他兒子的死已是無法挽回的事實。患者的父親迅速地吞下為自己準備的藥，當時我們憂

慮他吞服鴉片，事後證實並非鴉片。患者的遺體在晚間下葬，整個過程沒有為醫院帶來

甚麼麻煩。 1

早在1837年，伯駕向美部會回覆的信件中，便表示同意美部會的勸告，即隨着更多醫院的建

立，“一定要防止它們僅作為減輕人們身體疾病的醫療機構，而忽視它們本應該發揮的有利於人

們靈魂方面的作用”， 2  而澳門醫院面對該名即將離世的病患，亦抓緊機會在其生命最後時刻向

其傳揚新教福音：

此時，患者神志完全清醒，我們提醒他當一個人將要離開一所老舊的、將要埋葬他

的同伴的房子，並前往另一所作為替代的、既新且寬敞的房子時，他不應當過於悲傷。

1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p. 9-10.
2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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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聚精會神地聆聽，他能夠很好地理解兩者之間的不同，因為他曾經歷過這樣的改變。

患者隨後被告知他在幾個小時之內會體驗更大的改變，但天上的住所已準備好迎接那些相

信救主（患者之前曾聽說過祂）的人們。他似乎為這個想法感到開心，並不再為將要降臨

的死亡而感到焦慮。我直到他大約在晚上九點咽下最後一口氣之前都沒有離開。 1

在人員配置方面，伯駕由廣州眼科醫院將他的學生、醫院侍役、門衛一同帶至澳門， 2  除了

這些基本人員，在遇上棘手的病例時，伯駕亦會視乎條件尋求其他西方醫生的協助：

第341號病例，8月19日，手臂肥大。Woo Shing，27歲，是澳門附近一個村莊裏的

一名勞工。自出生起，他的左臂就有嚴重的肥大症狀，症狀與常出現於下肢的象皮病症

狀相似，但兩者的區別在於此患者的症狀主要出現在手臂內側的肌肉和皮膚處。患者的

肥大症狀在手臂中部的臂彎處最嚴重，此處的臂圍長達18英寸，由該處起肥大程度向手

臂兩端逐漸減小，向上至三角肌的止端，向下至腕部消失。患者的肘部骨骼上還附着有

一個較硬的腺體腫塊，這一症狀與患者的主要症狀很不同。腺體腫塊表面有擦傷和發紅

的現象，且經常有透明的液體流出，這些症狀和患者手臂沉重的肥大贅生物造成其生活

不便。患者看上去很倦怠，舌頭顏色發白且表面光滑，身體因虛弱而缺乏活力。在與英

國皇家海軍韋爾茲利號（H. M. Ship Wellesley）軍艦上的隨船外科醫生琳賽（Lindsey）

和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的外科醫生亞歷山大‧安德遜（Anderson）會診後，我們決定使用

碘作內服及外用治療，如果不成功，則會以截肢作為最後的治療手段。 3

韋爾茲利號在1838年7月l2日早上經過澳門，船長馬他倫（Frederic Maitland）於17日與家眷

一同前往澳門，至10月4日方指揮韋爾茲利號離開。 4  因此，伯駕亦在此期間爭取機會與隨船外科

醫生共同探討病患的情況，互相聽取專業意見，期望能給予患者適切的醫療方案。而亞歷山大‧

安德遜，本身與伯駕同為中華醫學傳教會副會長， 5  1841年的中華醫療傳道會第二屆年會更於其

在澳門的住宅舉行， 6  一直以來積極支援中華醫療傳道會的工作，伯駕邀請其就醫院的醫療方案

進行討論，亦是情理之中。於是，伯駕以碘對患者作內服及外用治療，然而始終未能對病症加以

根治：

碘酒施於患處，劑量逐漸加大，最終從每天半打蘭增至每天1打蘭，施藥期間患者的

手臂以繃帶包紮並吊起。盧戈氏碘液用於內服，開始時劑量為每日三次，每次十滴，後

來逐漸增加直至每次二十滴。當患者出現心跳加速及上腹不適等症狀時，會停藥幾天後

再恢復使用。病情需要時，也會偶爾服用藍色藥片和藥西瓜提取物。在治療期間，患者

的手臂組織逐漸軟化，肥大症狀也明顯減輕，但一旦停止使用碘和繃帶包紮，手臂又會

恢復到治療前的狀態。該治療方案持續採用，直到醫院關閉，向患者提供同之前一樣的

藥品以便帶回家繼續治療，同時，亦告知患者截肢手術似乎是唯一的根治方法，無論何

1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10.
2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71.
3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p. 7-8.
4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No. 3 (July 1838), pp. 174-175; Vol. 7, No. 6 (Oct 1838), p. 336.
5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71.
6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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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做好準備，他都可以到廣州來接受手術。 1

值得注意的是，藥物中用於內服的盧戈氏碘液，是法國醫生讓‧盧戈（Jean Lugol）於1835年

發明的，時至今日，盧戈氏碘液在化學分析和醫學方面仍具各種用途，而伯駕在1838年便採用發

明不久的盧戈氏碘液，並能有效發揮抑制患者手臂肥大症的短期性作用，說明其對當時醫學發展

的潮流有着良好的掌握及專業判斷。

除了醫治病人，澳門醫院亦具醫療教學的功能，而且教育對象為中國青年，應該主要是伯駕

由廣州眼科醫院帶澳門的學生，其稱：“我很高興能夠看到這裏為遭受磨難的中國人民提供的援

助每年都在增長，更令人歡欣鼓舞的是，我看到這裏還有能夠指導中國青年們進行合理用藥和外

科手術的設施。” 2  可見，除了醫治病患，澳門醫院亦通過教學向中國人傳播西方醫學。

三、澳門醫院的暫時關閉

如前所述，澳門醫院與廣州眼科醫院緊密相依，其創立的契機正是廣州眼科醫院因工程緣故

而暫停運作，而澳門醫院在開辦僅三個月後，於1838年10月的暫時關閉，亦體現了穗澳兩地在新

教在華醫療方面“雙城記”的關係：

患者直到我們離開的當天還陸續來到醫院求診，他們的失望讓我們感到更加內

疚……廣州眼科醫院的擴建與修繕工程已告完成，之前已發佈的公告提到的廣州眼科醫

院的重開日期日益臨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能延長在澳門的時間，因此，澳門醫

院於10月1日關閉。 3

由此可見，中華醫學傳教會的醫療工作以廣州為重點、澳門為輔，因此，在兩相權衡之間關

閉了澳門醫院而重回廣州，然而，令人稍感疑惑的是，廣州眼科醫院的工期理當在預期之中，在

此情況下，中華醫學傳教會斥資開辦澳門醫院，甚至為購買院址而所費不菲，卻在短短三個月後

隨着廣州眼科醫院的工期結束而關閉，是否顯得不合理甚至兒戲？而事實上，《醫院報告》的內

容則表明，廣州眼科醫院重開固然是計劃之中，而澳門醫院的關閉卻是意料以外：

我們曾期待正如一些私人信件所提到，會有一位來自格拉斯哥的醫生會從倫敦前來

並於4月份抵達，但最終結果是並沒有一位來自於英格蘭或者美國，懂醫學的紳士能夠來

到澳門繼續為患者進行手術。 4

中華醫學傳教會本來預期1838年4月會有另外一名醫生來華分擔醫療工作，可能正是基於此一

人員上的補充，加上廣州眼科醫院的工程，才促使他們在澳門開辦醫院，然而，在該人員一直未

有如期到澳的情況下，只能不得不於已購買的院址一邊開展醫療工作，一邊等候人員補充，雖然，

直到1838年10月，外科醫生的付之闕如令澳門醫院始終不得不關閉，但伯駕對澳門醫院的重開仍然

抱有期望：“我們很高興能收到那些信件，並從中得知一位有經驗的外科醫生已在去年8月從倫敦

1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8.
2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4.
3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p. 11-12.
4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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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程來中國”。 1  而事態的發展後來亦正如伯駕所預期，信中所提到的醫生正是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其於翌年年初到達澳門，成為澳門醫院的院長，重新開展澳門醫院的醫務工作。

澳門醫院的暫時關閉，雖然帶給伯駕一定的失望，但他對中華醫學傳教會的前景仍然充滿信

心：

我們懷着極大的滿足得知，這個協會的宗旨在英格蘭和蘇格蘭都得到廣泛地理解

和接受。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London College of Physicians）的校長亨利‧哈爾福德

（Henry Halford）爵士在一次於該學院的講話中，轉述了去年2月倫敦醫學公報（London 

Medical Gazette）的報導，該報導描述了本協會在醫學實踐中取得的成功，並藉此機會

介紹了本協會的運行機制，且對協會的宗旨大加讚揚，在場的聽眾包括劍橋公爵殿下、

坎特伯雷大主教、威靈頓公爵、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爵士，以及其他很多來自

教會、法律界和上議院的人士。據稱聽眾非常認真地聆聽了這一講話，並對其內容表現

出了很大的興趣。事情結局尚待時日才可知曉，但我們的宗旨已被介紹給那些有權力以

説明我們達成目標的人士的注意，這件事本身已很值得慶賀了。我們也希望最終能有助

於實現我們的目標，並增進中國廣大人民的福祉──根據在蘇格蘭廣為流傳的雜誌報導

來看，我們的目標在那裏同樣引起了開明且樂善好施的公眾的廣泛注意。 2

由此可見，伯駕等人的在華醫療工作受到海外關注，尤其在英國得到廣泛報導，不少社會名

流對中華醫學傳教會表現出了很大的興趣，其中，發表講話介紹中華醫學傳教會的亨利‧哈爾福

德爵士不僅是當時英國君主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的醫生，事實上，他此前亦先後為前

三任君主，即喬治三世（George III）、喬治四世（George IV)、威廉四世（William IV）服務，

可謂在英國，甚至歐洲醫學界享富盛名。而在場的聽眾中，既包括劍橋公爵、威靈頓公爵這樣的

皇室貴族，宗教界則有坎特伯雷大主教，而政治界則以羅伯特‧皮爾為代表，當時其為英國前首

相，任期為1834至1835年，後來於1841年第二度出任英國首相至1846年，這些具影響力的社會精

英，以及公眾的關注對以收取捐款作為經費重要來源的中華醫學傳教會而言，無疑是新教在華醫

療事工的有力支持。

結語

雖然由創辦至暫時關閉，澳門醫院只經歷了短短的三個月，然而，中華醫學傳教會的倡議及

成立，既為新教在華醫療事工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條件，亦推動着醫療事工的福音化、綜合化、制

度化。澳門醫院作為中華醫學傳教會轄下創辦的首間醫療機構，無疑見證着新教在華醫療事工的

重大演進，其於醫療史上，作為澳門，以至中國第一所專門面向華人的西式全科醫院，亦有着獨

特的價值。通過對大約700名病人的醫療，澳門醫院在有限的時間內向澳門華人社會傳播關於眼

科、耳科、皮膚科等西方醫療經驗。雖然，澳門醫院於1838年10月暫時關閉，然而，正如伯駕等人

所預期，中華醫學傳教會及澳門醫院具廣闊前景，並終於在翌年重新開放，繼續為新教醫療事工發

揮積極作用。

[責任編輯　陳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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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1838, Canton, 1838, p. 12.


